
小07 东江·原创 2025年4月21日星期一首席编辑：池榕 责任编辑/版面设计：林夏 邮箱：mmwbeyd@163.com

鹊语花言 周文静摄

快捷投稿
扫码关注

一生都低着头，熠熠神采的一面向内
兀然簇拥到窗外
我又想起了她的名字，不死鸟
不死鸟就长在窗外的水泥格里
没人培土，施肥，浇灌
不死鸟依然守望着每一个春天

想必是化茧成蝶的力量
自遥远的国度迁徙而来，不死鸟
就落在了老屋的瓦顶，以及无人注目的角落
贫瘠之上，细长的茎干顾不上生长一根枝丫
全身的气力绽放于一春锦簇的伞花
锦蝶是不死鸟的另一个别名，孤芳自傲的一种

多像遥远的先民
从中原跋涉千里
于青山之阳、溪流之畔的蛮荒之地
凿井而饮，耕田而食
次第打开一座座炊烟缭绕的村庄、城郭
落地生根才是不死鸟的本名

传金的果园

土墙，木门，锈锁
传金的果园只装得下一棵梨树
早已荒废的果园已知天命，在我心里
依然根深叶茂，果实满枝

传金是我的发小
那时的我们不大关心稻穗以及蔬菜的长势
更多的事物值得惦念
比如温润的溪水，深埋土里的地瓜
以及山中无主的果树
我们对季节的关心具体到每一个细节
皆与甘甜相关

传金的果园比邻我家的菜地
目睹梨树发芽、成叶、结果的详细过程
却无须关心果实的下落
传金总会在恰当的时候分享
用不着想入非非

这棵梨树就这样种下了我们的友谊
青涩带甜的梨水浸透一生
乍暖还寒的早春
我与传金说起了他的果园
想着梨树下的童年，欲语还休的大半生

乡音

我知道她的藏身之所
朔风凛冽的北国，烟雨迷离的南方
脱口而出的刹那
便还原了你的南腔北调

是无法隐身的胎记
出走经年，换了衣裳、变了容颜
只言片语还是透着家乡的情味
家乡很远，远隔千山
故乡很近，近得只要几声呢喃

乡音定是故乡为四海为家的游子
编织的锦囊
于熙熙攘攘的人间世
指引归家的路

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命。一
颗作祟的牙齿已经折磨我半月有
余。实在忍无可忍，于是按预约时
间来到爱牙医院。

排在我前面的还有一对夫妻，
看岁数已经退休了。阿姨把头靠在
大叔肩膀，闭目养神。大叔手里拿
着毛巾和保温杯，还不停贴心地用
手在阿姨额头探探体温。阿姨温柔
地抬起头低声说：“别担心，没发
烧。”

温馨的画面不禁让人想起马健
涛的新歌《搀扶》。本来还有点忐忑
不安的我，瞬间被治愈了。

轮到我做检查的时候，院长先
是帮我拍了片。接着略带严肃的口
吻对我说：“上面这颗牙崩了，剩下
的部分太尖，顶到牙肉引起发炎，而
且影响到周边牙齿生长，建议拔
了。”

“断牙式衰老？”我脱口而出，差
点从诊疗椅上弹起来。

张院长被我夸张的反应逗笑
了：“不要焦虑，只是崩了一块，智齿
本来就是多余的牙齿，拔掉对身体
没有任何影响。”

“可是……”我犹豫着，“我听说
拔智齿会导致咬肌变大，脸部变
形？”

“那是误解。”张院长耐心解释，
“女人都爱美，我理解你的担忧。但
现代拔牙技术非常注重保护面部结
构，不会造成你担心的问题。相反，
留着这颗发炎的智齿反而可能导致
更严重的感染。”

他专业而温和的态度让我渐渐
放松下来。我下定决心：“今天就做
吧，长痛不如短痛。”

麻醉针扎入牙龈的瞬间确实很
疼，但随着药效发作，我的半边脸很
快失去了知觉。整个拔牙过程比预
想的顺利许多，张院长手法娴熟，不
到二十分钟就完成了手术。

走出医院大门时，麻药的效果

还未完全消退，我的右脸依然木木
的，但心里却莫名轻松。也许是因
为终于摆脱了折磨我半个月的疼
痛，也许是因为今天在医院看到的
那些温暖画面。

回到家，一股浓郁的香味扑鼻
而来，某人提前下班炖了骨头山药
营养汤又去加班了。好像我生了二
胎需要下奶似的。

看到桌上留下纸条：“已经网购
一箱花牛苹果，三日到。不用牙，婴
儿都可以吃的那种。”不由鼻子一
酸。

健康的人，有 100 个愿望，不健
康的人，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快点
好起来。生活哪里需要什么功名富
贵，人生价值，健康就好。爱情哪里
需要轰轰烈烈呢？急你所急，痛你
所痛，陪伴与付出就是最长情的告
白。

最从容的结局，从来不是假设，
而是生活。

跟镜丫头相遇，因为两个错误。
我一个，她一个。
我去富阳出差，到杭州转乘，下

车后拿着手机向导乘员询问转车的
情况。

导乘员正跟一个长发女孩解释
着什么，百忙中了一眼：“得，你俩
都下错站了。这是东站。现在去打
的，半个小时赶到杭州站，还能赶得
上，快快快快——”

他的话给我上了弦，两条腿咔
咔咔咔往出站口冲去。

当然，女孩也一样。
她拖着一个紫红色的行李箱，

小轱辘超负荷运转，吱呦吱呦，叫得
我牙酸。

电动扶梯那儿挤了一窝人，老
人、孩子、背包的、拎行李的，当然也
有双手插兜的年轻人，脖子上挂根
耳机线，头发遮住半张脸，慢吞吞地
往扶梯上挤。旁边宽敞的步梯，却
没几个人。

我没时间跟他们闲耗，从步梯
冲进地下通道。

拐弯时，我瞥见女孩拎着行李
箱，正顺着步梯往下挪。行李箱太
大，也太沉，她拎不动，只能拽着把
手，用膝盖顶起来放到下一阶。就
你这速度，楼梯不得下半年？

再看她身边那些人，喝水，刷手
机，接打电话，或者空洞无神地瞅着
前边的后脑勺，都是孤独的灵魂呐。

我犹豫了一下，三步两步冲上
步梯，抢过行李箱，拎着往下跑。

女孩还算聪明，小跑跟了下
来。她要是喊一嗓子“抓小偷”，我
还真不知该怎么办。

拐进地下通道，小轱辘又吱呦
起来，上坡碰上防滑槽，更是咯噔咯
噔喊疼，甚至翘起一只脚，疼得要翻
身。

我知道，她那方寸小手是按捺
不住的，只好再次援助了一把。

这次，她的手没收回去，任由我
半握着扣在窄小的皮圈把手里，那
种细腻、柔滑而又温润的感觉，让我
一时间有点恍惚。

多久没跟人这么亲密接触过
了？

离婚后，我很少回老家，跟父母

只剩下微信里干涩的问候；亲戚也
都疏远了，不想给他们嘲笑的理由；
朋友、老同学，本该是最交心的，可
有些话，不说，憋屈，说出来，就矫情
了；当然还有那些隔三差五来相亲
的女孩子，除了花钱认清我在介绍
人心目中的品级外，一无是处。

这次抢着出差，也有点躲是非
的意味儿。

就这样，我牵着她和行李上了
出租车。

行李在后备箱，我放进去的；她
在后座，我让进去的；我呢？为避免
误会，特意坐在了副驾驶，“师傅，去
杭州站。”

司机是个明白人：“下错站了？”
“是呀。”我看了看时间，还有半

小时。
“时间有点紧，”司机嘬了嘬牙

花子，“安全带！”
出了车站，竟然堵车，真要命。

司机摁了几下喇叭，无济于事，只好
笑着说：“我尽力赶过去，别耽误
车。万一来不及呢，你们小两口也
别怪我，干脆改到明天，到西湖好好
玩一玩。”

听这话，他是误会了。我想解
释，可从哪说起呢？有必要解释
吗？会不会节外生枝耽误他开车？
一连串问题从脑海中闪过，嘴上就
卡了半分钟。再解释，会不会太刻
意？况且——

我从后视镜里看了女孩一眼，
想看她要不要解释。没想到她正笑
吟吟地看我，眉梢一颗桃花痣，带出
万种风情。吓得我连忙扭过头去，
看窗外的风景。

司机还在絮叨着：“西湖，断桥，
白娘子遇见许仙的地方。”说着放了
一首“十年修得同船渡”来助攻。

司机技术不错，在车流中蛇形
穿插，20分钟不到，就把车停进了入
站口。

我把行李箱交给女孩，转身要
走，却被她拉住了。没想到，方寸小
手，劲儿还挺大。

“车钱给你。”她说。
“没几个钱，不用了。”
“一码归一码。微信，我扫你。”
我突然意识到，没准儿这是她

加我微信的借口呢，拒绝美女请求，
会不会太恶毒？

扫码，添加，她拉着行李箱吱呦
吱呦走了。

我也急匆匆地过安检，检票，上
月台进车厢，不时掏出手机，看有没
有好友申请。

然而，没有。
等我找到位置，坐下，高铁缓缓

启动，一直加速到200，仍然没有。
窗外的风景一闪而过，玻璃上

那个近乎透明的照影突然“扑哧”笑
出声来，不过是场镜花水月的幻想，
你还当真了？没行下春风，哪望得
来秋雨？如果刚才在东站，你主动
一点，勇敢一点，无私一点，真的跑
上步梯去帮她拎行李，这一路上的
幻想，没准儿就成真了。现在搁这
儿顾影自怜，有意思吗？

也是。望着车厢里满满的后脑
勺，想着居民楼上灯火通明的窗格
子，还有大街上挤来挤去的人群，明
明心里充满渴望，却不愿、不敢，也
不肯与人交流了。

人有病，天知否？
正愣神儿，微信提示音响了。
是主办方的接待人，侯经理。
他说：“老叶，快到站了吧？江

苏大区来参会的是个小姑娘，跟你
一趟车。小丫头第一次出差，以为
游山玩水呢，带了一大箱子东西，结
果拎不动了。你帮帮人家呗，美女
哟！”

接着发过来一张名片：镜花水
月。

不会这么巧吧？
我深吸一口气。是也罢，不是

也罢，人总得先伸出手，才能得到回
馈。哪怕是惨遭拒绝呢，至少我敞
开心扉拥抱世界了。

镜花水月
■叶北海

断牙启示录
■李瑞明

不死鸟（外二首）
■吴道锷

小
小
说


